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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       清华名家之清华精神（一） 

闻一多：务实学，丝毫不苟

闻一多之弟闻家驷在闻一多逝世 30 周年之际，曾这

样回忆他的兄长闻一多。 

我们弟兄五人，一多行四，我行五。我们嫡堂弟兄

十七人，一多行十一；我们经常叫他十一哥，但更多的

时候叫他一哥，至今我们还是这样称呼他的。 

他入清华的学名原来是闻多，以后，加了个“一”，

叫“一多”，但一多和一哥这两种称呼中的“一字”，彼

此是没有关系的。一多兄比我大六岁，他不但是我的兄

长，而且也是我的师长，我一生在读书、学习、工作和

政治活动等方面，都曾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点。 

早在清华念时，他就关心我的前途，鼓励我考清华

中等科二年级，写信告诉我准备哪些功课，还要求我写

读书心得。后来他在美国留学，虽说学习很忙，还是在

家信中经常嘱咐我课外要多阅读杂志，打好普通知识的

根底，他说“根底既成，思想通彻，然后谈得上做专门

的学问。此非文科独实，实科亦莫不然。”又嘱咐我要多

写信质疑问难，“虽远隔重洋，书信往来，节序已迁，但

研究学问，真理不改，时间不足以囿之也。”(见闻一多

全集四卷，书信，73页)。但是后来针对我的具体情况，

他又叫我停止写札记，不如以此时间多读书，获益更多。

他在信中这样写道： 

“如今你的缺点乃在于‘思而不学则殆’。读书甚少，

仅就管窥蠡测之知识，思来思去，则纵能洋洋大篇，议

论批导，恐终于万言不值杯水耳⋯⋯。例如本次札记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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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老子哲学，固见思力，但此种问题，我尚望之却步，

况吾弟之初学，岂能必其言之成理乎?此种见我妥存之脑

中可也，笔之于书则不值得。故目下为弟之计，当保存

现有之批评精神以多读史书⋯⋯。杂志除《创造》外，

若《学艺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民锋》、《改造》亦宜多看，

以求得普通知识⋯⋯。”(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四日) 

今天重温他对我的这些恳切严明的教导，不但使我

深受感动，而且觉得他这种务求实学、不尚空谈的治学

态度，对今天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，也是有益的。 

令人难忘的是暑假两个月的家居生活，他给家里带

来的那种自由、活泼、新鲜的气氛。我们家庭虽说比较

早地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，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阅

读到《东方杂志》和《新民丛报》之类的书刊，但是读

四书五经的传统习惯仍然存在。在经子史集四类书籍中，

父亲主张读经，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，而他每年暑

假回家，也正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大量阅读这些书

籍的。他嫌一般的书桌不够使用，于是便把裁缝做衣服

用的案板拿来当书桌，上面堆满了各类书籍以及稿纸和

稿本，重叠杂沓，每隔几天，总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。

“闻一多先生的书桌”，从他青年时代起，就不是很有秩

序的。我上中学以前，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念书的，因此

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，对我也是一大解放，在他的影响

之下，我也读起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古文词类纂》、《十

八家诗钞》这一类书籍来了。他在某一年暑假给他的朋

友和信里曾写道： 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破家亡，离乡背井，他到了昆

明，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。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

国革命情况的书籍，是斯诺写的《西行漫记》，这本书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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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多兄交给我的，而在看完以后，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

给另外一个朋友了。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

以前，我看到的《新华日报》和《群众》等书刊，多半

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。他的那些仗义执言，追求真理，

爱憎分明，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，如《可怕的冷

静》、《画展》、《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》、《一二·一运动

始末记》、《人民的世纪》等等，曾经感动过许多人，也

感动过我，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，尽管我当时常常感

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。 

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：“千百万人民处在水

深火热之中，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；不是我们不

想研究学问，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!” 

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，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

的文章，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。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

纪唯美派诗人，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，

就其本身来说，原无可厚非；不过在国土日蹙、民不聊

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，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我当时也

意识到这一点。后来，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，他笑

着说：“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!”我回答说：“那是我在

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。”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：“艺

术好比是座公园，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。”

“不对。”他立刻回答说，“在非常时期，公园里也要架

大炮呢!”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，使我在文艺与政

治的关系问题上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从而促使我不久

以后写了《死去再生——向罗曼罗兰学习》的短文。 

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，上面所讲

的，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。 

一多兄是诗人、学者和民主战士。他生活在中国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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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

历史时期；他所走的道路，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

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，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

到过问政治，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，从“一

个观念论者”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士。他有一

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，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

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；他也走过一些弯路，例

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，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，但这也都

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。在不到五

十年的短短岁月里，他一直在摸索，在寻找。这个“几

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”，终于在实际生活中，

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，那就是

人民的道路，革命的道路，而在一经找到之后，他便勇

敢坚定地走下去，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他热爱祖国，

热爱人民，热爱党；他虚心学习，勇于否定过去，勇于

接受新鲜事物，无私无畏，临危不惧，充分表现了中华

民族的英雄气概；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

的志士仁人一样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他在新诗创

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，是 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

财富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、丝毫不苟、精益求精的治学

精神和创作态度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 

一多兄年轻时，每于家人说他糊涂、不喜应酬时，

便脱口而出回答道：“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回顾他的一生，

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。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，她

是他的八十诞辰，谨赋诗二首，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

怀念： 

一 

书生岂昧兴亡责?事于大处不糊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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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斥豺狼拍案起，滇南高义震神州。 

二 

一人倒下万人起，热血从来不白流。 

目睹河山新景色，阿兄应亦喜丰收。 

闻先生做人处世，正是靠的这种务实的精神。为求

真才实学，可以十年不下楼，为求国求民，可把生死置

之度外。这样一颗赤诚的心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? 

〗做小事，怀天下 

“风声，雨声，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，国事，

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这幅东林书院的对联，千百年来，

警示着每个国人，要心怀天下勇于奉献。今天，清华人

更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，每一个进入清华园的人都明白，

这是自己的责任。 

清华人率先提出了“从小事做起，心怀天下”的口

号。清华人认为真正聪明的生命哲学是：以出世之精神

做入世之事业。既不过分计较名利得失，但也不应超脱

得近乎麻木。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和事业，而

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又要乐观、理智地战胜和消除它。 

老校长梅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：“我只希望大家能有

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，不要追求轰轰烈烈⋯⋯” 

成功与不成功之间的距离，并不如大多数人想像的

是一道巨大的鸿沟。成功与不成功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

事情上，每天花 5 分钟阅读、多打一个电话、多努力一

点、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、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、多

做一些研究，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。 

在实践理想时，你必须与自己做比较，看看明天有

没有比今天更进步——即使只有一点点。 

只要再多一点能力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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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再多敏捷一点。 

只要再多准备一点。 

只要再多注意一点。 

只要再多培养一点精力。 

只要再多一点创造力。 

⋯⋯ 

人生步至老境，生命逐渐走向平静枯淡，但平静并

非无动于衷，恬淡也并非冷漠，所有的风雨沧桑并非为

了陶冶出一种“麻木”。沧桑之后，应是悲天悯人的大慈

大悲，以宇宙为家园，以万物为兄弟。此时之人世，已

剥去“找”字所设的屏障，人的潜力会得到超乎寻常的

发挥，在别人的幸福里叠印着自己的汗与泪，是一种无

以名状的快乐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以宇宙为一身者，无不平

之憾矣!”有的人虽具雄心壮志，却着眼于一己的得失，

赢得起输不起，一遭挫折，则郁闷填胸，自然不得长寿；

有的人只眈于物质享受胸无大志，人生无一种高飞的企

盼，生命在无所事事中日渐苍白直至虚无，自然也无法

长寿。长寿的人是拥有伟大的人生的人，他的人生里，

兼有严谨与豁达之优点。生命时时都会有进展和创造，

生命之树自然常青常美。 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远离人生是一种超脱，切

入人生则是大智大勇。大智大勇的人总是让生命成为一

个大于我的存在。 

“如果说/我爱世界/我本是世界的燃料/那世界是我

的燃烧。 

怀着澄明清澈的心境去做一次炽烈的燃烧，这才是

真正有价值的人世。” 

拥有这种心境，并怀着这种心境做事纵然是一件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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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也是不平凡的，因为它饱含着对国家、民族的爱，

对人生的至诚。 

□科学研究就是生命 

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这句话振聋发聩，我们

谁也不敢忘记这句话，清华人更不敢忘记正因为在这方

面的落后，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一直受困挨打。今天我们

要用科学来实现我们的强国愿望，清华当然是第一线上

的排头兵。 

清华改大学是在“科学与玄学”论战之后，科学优

势上扬。清华国学院一建立，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

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“科学方法”(参见吴宓在国学院

开学日的讲话)，四大导师梁、王、陈、赵及吴宓、李济

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。梅贻琦到任后，办校重自由

更重“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”，强调理性和纪律，主张一

切以事实为出发点。这种科学精神不仅贯彻于理工科建

设而且旁及人文学科。冯友兰说清华文科的共同风格是

追求“所以然”、“比较有科学精神”。解放后，清华校长

明确提出继承发扬严谨、科学的传统，并且在广度和深

度上大大超越从前。蒋南翔在 1958年“大跃进”以及“文

革”中多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，对

整个清华的干部、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，对发展清华的

科学传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 

注重科学的精神，是清华人治学的原则。忠于科学，

热爱科学，才能求得科学的真谛，清华人在任何情况下

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，不敢忘记自己的追求。 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，清华教

授钱伟长虽然提出“谨小慎微，防备有小辫子”，他还是

被抓住了小辫子，并且戴上了一顶顶“大帽子”。他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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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护科学家的意见被认为是很恶毒地企图造成一种印

象，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受到威胁，或者迫害，需要加以

保护。“老清华”一席谈话，使钱伟长被扣上“反对党的

领导，反对社会主义，挑拨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，

反对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制度，否定教学改革的成绩，

提倡资本主义制度，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”等大帽

子，被划为右派遭到严厉批判这些无中生有的事，使我

们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科学的前沿阵地。钱伟长的一切

社会职务被撤销，虽然保留了一个教授头衔，实际上他

人事教育和科研的权利被剥夺了。他那双曾经参与过多

少飞机、火箭、卫星上天工作的双手，将只能挥动扫帚

和托把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的生命要在日得一日地扫打

卫生、清除而所的杂务中流逝。虽然他所写的《应用数

学》一书出版社决定不予出版，却还要他赔“毁版费”，

但钱伟长仍以“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真正生命，放弃了

科研，科学家的生命就停止了”为信条，为报效国家与

人民，以加倍的努力从事科研活动。他写出了大量论文，

其中《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

应用》一文，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，向前

推进了一大步。这是一项足以为国争光的重要成果。遗

憾的是，1964 年，当钱伟长将这篇论文投寄《力学学报》

时，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退稿了。四年之后，日本东

京帝国大学的鹫津久一郎在他所著《弹性力学及塑性力

学中的变分法》一节中，提出了与钱伟长相同的观点，

为国际所承认。本来就该归于中国人钱伟长的荣誉，却

属于鹫津久一郎了。 

陈景润为解决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这一枯燥的数学论

断，在各方面外在条件都远远不具备的条件下，就凭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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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写心算的最原始的操作工具，硬是解决了这一世界级

的数学难题。当时的陈景润确实已到了“食不知味”的

投入地步，由于热爱，由于浓烈的数学芳香引诱他忘记

了一切外在的事物：捧着书撞在树上；不吃饭也不知饥

饿为何物；斗室之中，演算草纸杂乱铺陈，几无下脚之

地；与人交谈，口呐呐而不知所云，神情恍惚，已进入

“病态”境界。但，实实在在那不是病，那是由于热爱

而过分投入的状态。可见要知道在那种现实的条件下，

陈景润没有那种由于爱而深深投入的状态，恐怕现在数

学界还不知有多常委会在攻坚不已呢! 

热爱事业，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，乐此不疲，乐

在其中，有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被下属戏称为“工作狂”，

那份对工作的热爱之情就可见一斑了。但是也正因此多

数人可以做出成就。因为“热爱”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

内在驱动力是比任何优越的外部条件和外在驱动力更为

强大、更为可靠、更为积极的力量。 

也正因为热爱，他们才不怕艰难困苦，勇于探索，

敢于拼搏，才能摘下科学王冠上的明珠。 

□不求闻达于世的实干精神 

为人者，要有不为名利的恬淡心境；为学者，更要

有不求闻达的潇洒情趣。读书而寄兴于吟咏风雅，定不

深心；著书而留意于名誉事功，必无实诣。学者要有踏

实苦干的精神，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。 

30年代，朱自清把清华精神归结为“实干”二字。 

毕业多年的清华学子谈起对清华精神的感受时说：

“从学校里的生活、训练到社会上的作风、操守，清结

人所执的是民主、自由、进步、实干、独立的精神。” 

清华精神没有准确的定义，清华园里也没有开设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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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课程，但每一个清华人，以及对清华有所了解的人，

都能够理解它，感觉它，却又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凡是有

清华人工作、生活的地方，尤其在清华园中，它又无处

不有，无所不在。 

梅贻琦投身于教育，可以说是至心至诚。他本性宁

静恬淡，对名利尤为淡漠，不为高官厚禄所诱。1948年，

清华园解放前夕，梅贻琦被国民党政府派飞机接至南京，

正值孙科组阁，再三邀请梅贻入阁担任教育部长，梅贻

琦坚辞不就，并对新闻记者谈话说：“不出来对南方朋友

过意不去，来了就做官，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。” 

在一次欢迎会上，梅贻琦对清华同学致词说：“克只

希望大家能有勇气去做一个最平凡的人，不要追求轰轰

烈烈⋯⋯”实际上，这也是梅贻琦一生的追求，默默做

事，埋头奉献。梅贻琦治下的校风何尝不是如此。 

我们的新生代领导人中有好多是清华毕业的毕业之

初几乎均未从政，而是去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技术工作，

朱容基去东北，胡锦去西北，吴邦国去上海一家电子管

厂任技术员，黄菊也在上海基层工作了好多年，傅锡寿

则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从事 20 年设计工作。这种现象正

是五六十年代清华培养人才的特色，即注重实际工作能

力，从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到去基层锻炼，心怀天

下，又精于从小事做起，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，且善于

协调各方面的关系。这就使这些基层工作所积累的丰富

经验和才干成为他们纵横政界的优势，于是在 80年代后

中共选拔知识分子干部时纷纷崛起于政坛。 

清华人从政的素质何在叱?胡锦涛认为至少以下 4

条因素是与清华的培养分不开的。即有坚定信念和强烈

的追求，是一个脚踏实地、不图虚名的人；不官气十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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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高在上，是一个和群众心心相连的人；发扬民主，在

关键时刻能够决断的人；热爱生活的人。 

在清华，即使是热爱社会活动的人也不敢不静下心

来踏踏实实的去学王瑶学长就是个例子。他家在山西，

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，即受平津先进思潮的影响；后

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，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

动，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阿伍两头，很活跃，曾两次被

捕；主编《清华周刊》，喜爱鲁迅，阅读《海上述林》，

学习先进的文艺论。这一切，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，

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。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

后，他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，自沉地努力充实自

己，在联大学习很认真。上朱先生的课，朱先生手拿方

纸卡片写黑板，一块一块地写；他跟着抄，一块一块地

抄。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，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

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，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。

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

料之外的。 

清华—学生论： 

树立了信念，就重在落实了。不会付诸行动的理想

只能是空想。当把理想落实为行动时，就要不甘寂寞，

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。把自己想象为一叶孤舟，看不到

岸，只有一片汪洋。成功的果实是辛勤的汁水浇灌在寂

寞的根上长成的。 

落实就意味着付出，意味着要吃苦。我感到，学习

的苦无非两种：绞尽脑汁，案牍劳形，体力脑力上的苦

累；而更难耐的则是寂寞，在别人随心所欲时，自己甘

坐冷板凳去学。正如一句西方名言所说：“天下没有免费

的午餐”。机会也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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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脚踏实地，廉逊做事 

梅贻琦在清华改革时曾记：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

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在清华，大师云集，灿若群星。朱

自清、闻一多、俞平伯、王力、陈寅恪⋯⋯这些人，都

是在各自领域里的权威性人士，但在他人的身上，又有

着共同之处：务实、谦逊。 

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：实事求是，谦逊严谨。他的

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：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

细的观察，深入的体味。他认为：“所知愈多，所接愈广”，

主张“要将‘自己’散在天下，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

的大注方圆，看他的轻重疏密，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

渐地认出‘自己’的真面目。”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的反

映在他的作品中，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，之认

真，达到了锱铢必究的地步。也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

他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家。 

在《荷塘月色》中，有“这时最热闹的，要数树上

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”这样的句子，这蝉声和蛙声是从

他观察中得来，是他的亲耳所闻。文章发表后，有位姓

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“蝉夜晚是不叫的”。朱自

清很重视，马上问了好些人，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。

他又请教昆虫学家、清华大学的刘崇乐教授。刘抄了一

段书给他看，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，但也有叫的时候，

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。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

一次例外，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，反而

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。并说：“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

蝉不叫。以后再版，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。”后来，朱

自清留心观察，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，而那位姓

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引经据典的强调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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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观点。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《关于?月夜蝉声?》的短

文，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。他还在文中婉转

地写道：“从以上所叙述的，可以知道观察之难。我们往

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。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

叫，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。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

是真理。其实是成见。这种成见，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

不同的经验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。”这里，我们看到朱自

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，更

体会到了他品辨毫百的创作精神，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

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缜密细致的风格。 

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一下王瑶学长，他平时刻苦钻研、

努力学习，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，

他有政治见解，关心现实，认识形势的发展。一九四二

年初，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(祥熙)游行，开始活跃起

来了。约自一九四三年始，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

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，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

很大，并向圈子外喊去，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，为青年

学生们所爱戴。到一九四四年，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

来了，由一个“最高学府”变为一个“民主堡垒”。王瑶

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，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

和敬意，在一九四四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，对闻

先生近年来联大的热情活动，作了正确的报道，树立闻

先生参加民主运动，通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。他是中国

民主同盟盟员，有政治学习的机会。“一二·一”运动后，

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，

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。今天虽不记得

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，但我相信，他对毛主席这篇

光辉的著作，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，因为他有政治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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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。 

一九四六年上半年，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

论文。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，或在城内，或在东郊的

龙头村、司家营，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，但据我所见，

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，那样有计划、不急不忙、一

篇一篇地在写，我不知还有什么人；而写成之后，能在

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《中古文学史论》似的成绩，我

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。就这点说，王瑶学长的研究生

论文是卓越的，独高一等的。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，没

有听他夸过口，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。 

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回

到清华中文系任教，住新西院，态度安静，好像一切都

安排好了，每日按计划行事，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，颇

觉忙乱，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。他工作异常积极。首先

是教书，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，王瑶学长除

教大一国文外，还开课，就是以《中古文学史论》为蓝

本，讲授《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》。这样的课是新课，可

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。教课之中，自然有机会修改《中

古文学史论》，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，他不会停止在研

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。 

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。朱自清先生于一九四六年

下半年主编北平《新生报》副刊《语言与文学》，余冠英

先生实主其事。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，王瑶学和亦参与

其间，促其实现。他的新的研究文章，发表于此刊的有

《读史记司马相如传》、《读书笔记十则》、《谈古文辞的

研读》等。这些都是新的成果，或考据，或论述，都有

新意，颇有学术水平。此外还有一篇书评，发表于《清

华学报》第十四卷第一期，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《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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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史》，并“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

见”。 

一九四八年六月里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，躺在床上

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，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。

大约于同年七月下旬，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，请他

代向学校借款，筹备路费。到八月中旬，我得到他的回

信，今抄录于下： 

来之兄如晤：大示敬悉。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，已

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，由会计外电汇，可免汇费。此款

分四月归还，八月份不在内。惟八月发薪仍无期，弟意

若凑够路费，可以即来。安置费俟到此再说，家具等大

家可以凑一下，八月薪可做此用。总之，即家眷不来，

兄须亦每月寄款回去，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。且目前

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，请铁犹豫。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，

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，朱先生住北大医

院开刀，危险期已过，情形尚好，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

之后，故不必写信给他。照兄预算，“最急需”项已约敷，

“次急需”俟在此想法，可以拖下去。苦当然是逃不掉

的。这里一切如常，每日阅卷，尚未完毕。余俟面叙，

专此即颂。 

时绥 

弟王瑶敬上八月八日 

这封信夹在书里，多年未见，一旦得之，遂保存至

今。可见他关怀同人，办事妥当，能从实际出发，考虑

问题，我是很感谢他的。 

□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、谦逊的态度 

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，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，

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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